
替俄羅斯打仗的中國人：錢，刺激，當網紅

23歲的他刷到一條關於俄羅斯徵兵的視頻，用全部積蓄買了機票，簽下看不懂的合約，成為一名

俄羅斯士兵。

李大富和队友在装甲车前合影。

炮彈重重地砸向地面，爆炸，燃燒，釋放夾雜有毒氣體的濃煙。 2024年夏季的一天，在第聶伯河

南岸的烏克蘭村莊克林基附近，中國雇傭兵乾元和他的俄羅斯戰友們遭遇了烏克蘭部隊的襲擊。 四

周溫度在升高，他們身處的森林已經燃燒起來，「咻——」的聲音此起彼伏，是成群的炮彈在和天

空摩擦。 乾元本能地朝著森林邊緣處奔跑。

腳上突然傳來一陣劇痛，但他沒有停，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活下去。 炮彈產生的濃煙令他幾乎

窒息，步伐越來越慢，快要被灼熱的空氣追上。 這時，跑在前面的俄羅斯人回頭看他，指了指急救

包，掏出一個管狀物。 乾元心領神會，也拿出自己那支，朝大腿上猛地一扎。 兩三秒后，注射進

體內的腎上腺素開始起效，他恢復了力量。

幾十秒后，乾元終於跑出森林，到達友軍營地。 這時他才發現自己扭傷了腳。

乾元在2023年8月加入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 在俄烏戰場上，還有一些和他一樣來自中國、為俄羅

斯戰鬥的雇傭兵。 他們鮮少出現在新聞報導中，卻活躍在抖音、快手這樣的中國短視頻平台上，拍

攝短視頻分享自己在戰場的經歷，並和關注者積極互動。 他們是什麼人？ 為什麼遠赴俄羅斯、加

入一場談不上正義的戰爭？ 又在異鄉的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每一個出現在俄羅斯前線的中國面

孔，都被捲入地緣政治、輿論管控與個體命運的交纏。

「中國版」俄烏戰爭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 當全球主流輿論紛紛譴責俄羅斯時，中國的態度

則有些模棱兩可。 3月2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決議，要求俄全面撤軍。 中國投下棄權

票。

「中國官方對俄烏戰爭的立場有些模糊。 它沒有直接贊成俄羅斯，提到對（烏克蘭）領土完整的尊

重，也講到中俄雙邊的關係非常密切。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對端傳媒表示。

戰爭爆發至今，中國官方一直避免使用「侵略」一詞，而是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俄烏衝

突」或「烏克蘭危機」。



對於中國的曖昧立場，莊嘉穎認為：「或許因為如果俄國在歐洲繼續推崇戰爭，可以錯開美國對亞

洲的注意力，減輕一點中國的壓力；還有說法認為，中俄推進合作，中國可以獲得俄國的石油天然

氣，更深入地掌握俄國市場，對中國的經濟利益也有所幫助。 」

可以清晰看到的，是中國官方對俄烏戰爭的「歸因」。 在其掌控的媒體報導中，這場戰爭被形塑成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東擴、俄羅斯飽受威脅、烏克蘭納粹分子迫害人民」的故事。

戰爭伊始，隸屬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新京報》旗下帳號「世面」曾不小心把上級指令發到微博上：

烏克蘭相關發微博⋯⋯對俄不利、親西方的不發⋯⋯如果蹭話題，只用人新央（《人民日報》、新

華社、央視新聞）的話題。

中國官媒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官媒的報導。 2月25日，中國國務院直屬的英文電視台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援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的話，稱烏克蘭是一個

不講民主的「納粹政府」；3月3日，共青團中央的官方微博發佈《什麼是新納粹》，將烏克蘭亞速

營與香港反修例運動關聯；關於烏克蘭的陰謀論和謠言——比如美國在烏克蘭設置生物實驗室，被

《參考消息》等多個官媒轉發，衝上熱搜。

2022年2月25日，杭州，一名市民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家電器商店觀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衝突的新聞報導。 攝：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研究中國及俄羅斯政治傳播的學者Maria Repnikova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國官員從未明確支持俄

羅斯的入侵，但他們將這場衝突解釋為由美國軍事升級所引發的。 在中國互聯網上，民族主義的親

俄立場也更關注美國是如何將俄羅斯逼入自衛狀態的，而不是對俄羅斯本身或俄烏關係的深入分

析。 中國線民的親俄立場，也是在表達對美國乃至西方影響力的更深層次批評。

在簡中互聯網上，普京和俄羅斯所代表的是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抗衡的正義角色。 一直以來，

普京的強硬作風讓他在中國收穫大量粉絲。 俄烏戰爭伊始，「基輔攻陷：普京閃電戰，一個半小時

打趴烏克蘭」等吹噓俄軍戰力的言論便席捲互聯網；隨著戰爭推進，希望為俄羅斯軍餉作貢獻的中

國線民湧入電商平台的俄羅斯聯邦食品館、白俄羅斯國家館等激情下單，購買套娃包裝的代可哥脂

巧克力；白俄羅斯國家館在抖音直播賣貨首日，一小時吸引130萬訪客，銷售額達百萬元人民幣。

也有博主抓住這波流量。 一個名叫「俄羅斯娜娜」的網紅假扮成俄羅斯人，在抖音收穫200萬粉

絲，後被央視點名封禁。

更有一些中國人遠赴俄羅斯參戰。 端傳媒無法確認有多少中國人、從何時起赴俄參戰，但他們中的

一些人在短視頻平台開設了帳號，爭當這個賽道的KOL。 帳戶名為「定河道人」的孫汭琦頭戴黑色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2/06/29/deciphering-chinese-media-discourse-on-the-russia-ukraine-war/


雷鋒帽，身穿軍大衣，在一大群俄羅斯士兵前自拍：「全體都有聽我口令，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

了，首戰用我，用我必勝！ OK！ 」他每說一句，俄羅斯士兵們便跟讀一句。 另一個帳戶名為「紅

色馬卡龍」的博主在抖音上擁有3.7萬粉絲，他2024年2月開始在俄羅斯服役，分享俄軍伙食、戰場

環境，和他在前線的所思所想。

在龐大的短視頻內容流中，這群赴俄參軍的博主並沒有收穫太多關注。 帳戶名為「典獄長」和「李

建偉」的兩位是他們之中最火的，也僅有不到30萬粉絲。 但大數據精準鎖定了會對相關內容感興趣

的人群，並圍繞中國人赴俄參軍這一話題，形成了鬆散的線上社團。

23歲的乾元刷到一條介紹俄羅斯徵兵處的短視頻：高工資，簽合同，中國人可以來。 他買了火車票

和機票，到莫斯科入伍。 此前，他沒當過兵，也未曾摸過貨真價值的槍，他的上一份正式工作是消

防員。

而現在，他唯一想要的就是離開俄羅斯。

2024年5月16日，北京，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舉行雙邊會晤期間握手。 圖：Contributor/Getty Images

「因為俄羅斯簽證比較好辦」

徵兵站豎立著巨大的鐵門，門前有士兵把守。 乾元經過安檢，展示護照和俄羅斯簽證。 接著，一

個中俄混血面孔的翻譯官出現，催促他簽合同。

乾元在2023年8月抵達莫斯科。 出發前一周，完全不懂俄語的他買了一個科大訊飛的翻譯器。 但在

落地莫斯科之後，翻譯器不知為何無法使用，他只能用手機上的翻譯軟體。

當合同遞到乾元面前時，他沒來得及翻譯，直接簽了字。

乾元在抖音上拜的「兄弟」——紅色馬卡龍也在差不多同一時間抵達莫斯科徵兵站，卻因不會俄語

被拒絕。 現場一位前「瓦格納」雇傭兵告訴紅色馬卡龍，可以去頓涅茨克碰碰運氣。 他坐火車到

羅斯托夫，然後換大巴到頓涅茨克——一座在頓巴斯戰爭期間就被俄羅斯佔領並宣佈「獨立」的烏

克蘭城市，成功加入了親俄武裝志願軍。

「（入伍）沒有太多要求，你有這份心就行。 說白了他更看重的是你想做什麼，而不是你會做什

麼。 」紅色馬卡龍對端傳媒說。 不過，志願軍每個月只有五萬盧布（相當於人民幣3704元）生活

「第一就是國內大環境真的不太好。 第二就是我沒有當過兵。 」乾元如此解

釋自己參軍的理由。



費。 而乾元加入的正規軍——俄聯邦武裝力量，每月工資有20萬盧布（相當於人民幣14500元）。

入伍后的訓練，在乾元看來沒什麼用。 他每天五、六點起床，穿著防彈衣，背著裝滿彈匣的包，負

重走五到十公里，一天走四次，腳磨出了血泡。

訓練營里也會講解一些軍事知識，比如地雷的辨別和使用，但乾元語言不通、又來不及翻譯，只覺

得「亂七八糟的，也聽不懂」。

如此兩個多月後，他們這批新兵就被送往烏克蘭，一邊每天進行數百發子彈的實彈射擊訓練，一邊

等待被下發連隊。 乾元說，到了烏克蘭後他在抖音上查看附近的博主，發現「好多中國人啊」。

關於俄烏戰場上有多少外國雇傭兵，目前沒有準確數字。 戰爭伊始，烏克蘭成立烏克蘭領土防衛國

際軍團，招募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 隨後，普京也陸續簽署系列法令，放寬外國人加入俄軍的門

檻並簡化其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的程序。

俄羅斯稱，有超過1.3萬名外國人為烏軍作戰，烏克蘭官方則表示，他們的國際軍團由來自50個國

家的約2萬名戰士組成，包括英、法、美和加拿大等。

綜合公開報導，加入俄軍的外國人除了來自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外，也來自古巴、尼

泊爾、印度、斯裡蘭卡等國，總數或有數千人。 多數人參軍是出於經濟壓力，也有一些是為了獲得

身份。 據報，這些外國雇傭兵的月薪在2000（相當於人民幣14000元）至3000美金（人民幣

21723元）之間。

來俄羅斯的路費將近2萬人民幣，幾乎是乾元全部的積蓄，剩餘的被他用微信轉給了家人。 在國內

當消防員時，他一個月薪水只有3000多塊，加入俄軍后工資比之前翻了五倍，成了他「國外賺錢國

內花」的希望。

「第一就是國內大環境真的不太好。 第二就是我沒有當過兵。 」乾元如此解釋自己參軍的理由。

紅色馬卡龍則稱自己參軍是為了體驗戰爭。 端傳媒關注的不少在俄烏戰場的中國雇傭兵都有過在中

國當兵的經歷，軍旅生涯的慣性或是他們前往真實戰場的動因之一。 另一個赴俄參軍的博主「李大

富」在一則視頻中展示自己的房產證、公司營業執照和數輛轎車，以此證明自己去戰場是為了「體

驗生活的娛樂」。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foreign-fighters-ukrain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2/28/foreign-troops-ukraine-theyre-already-there/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foreign-fighters-ukraine/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4-02-20/putins-foreign-legion-foreigners-fighting-war-ukraine


紅色馬卡龍2013年在瀋陽入伍，五年後退伍、到南京做體育老師。 每月工資七八千，他覺得買房

略顯吃力，就轉做團建活動的教官：穿著迷彩服，帶著新入職的員工們鍛煉體能，像是軍訓的平

替。 這個工作收入不穩定，但有活的時候一天能賺1000塊。

紅色馬卡龍說自己的遺憾是「雖然當過兵，但沒打過仗」。 小時候看《小兵張嘎》《亮劍》，後來

看《八佰》《長津湖》，他從這些影視作品中感受到情緒，但沒法理解真正的戰場是什麼樣子。 所

以他決定實地體驗一下。

那為什麼選俄羅斯？

因為簽證比較好辦。 紅色馬卡龍說。

.中國雇傭兵李大富和隊友行進。 網上圖片

「祝你永遠不死」

乾元最後悔的，是放棄了加入炮兵營的機會。

戰場上的一切似乎都罩在一層模糊的濾鏡下，就連死亡的訊息也看不真切。



在入伍后的訓練時期，士兵們被安排了一場測試：瞄準兩三百米外的標靶，在幾秒之內連續射擊，

只要有一發能打中10環，就能被分配到炮兵營或坦克營。 如果沒打中，只能留在步兵營，死傷率遠

遠高於前者。

他打中了一發10環，但因為不想離開當時的指揮官而選擇了步兵營。

在俄軍部隊，新兵被頻繁更換連隊歸屬。 乾元有次突然被分到先鋒隊，也就是「敢死隊」，是這個

指揮官在開會時和總部的上級爭吵，才把他保了下來。

「他對我這麼好，還保護我，跟著他我不用去送死。」乾元笑著說。

但剛到烏克蘭戰場，乾元的連隊就又被換了。 他當時沒有手機，也沒能保存這個指揮官的聯繫方

式。

並非所有俄羅斯人都這樣友善。 乾元說，到發物資的日子，裝甲車把人和貨物一起拉到前線，自由

分配，無人管理。 牛肉、馬肉罐頭和飲料被俄羅斯人霸佔，他伸手去拿，結果被制止，只能吃蕎麥

飯和紅菜湯。

還有一次在前線壕溝里，一個士兵喝醉了，非得來找乾元聊天。 乾元俄語水準有限，沒回答明白，

被一把推倒，拳頭重重地砸在臉上。 此時，戰壕外面炮火仍未間斷。

「他們部隊本來就很亂，剛開始裡面就有吸毒、喝酒、抽煙、打架的。 這屬於正常。 」說到這，

乾元突然提高了音量，「俄羅斯是國外的軍隊，就很亂，不像是中國的軍隊，很優秀，很好。 」

紅色馬卡龍也曾在抖音上發佈內容，稱自己被非法拘禁：部隊不給他裝備，在前線不跟他溝通，自

己也不知隊友的詭雷（陷阱地雷）裝在哪裡，上廁所差點被炸死。 他跑到憲兵和軍隊警察那裡投訴

指揮官，結果被關在地牢裡20天。 有媒體報導，關地牢是俄軍常見的一種懲罰手段。

2024年10月30日，烏克蘭頓內茨克地區，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期間，士兵在前線安裝障礙物。 攝：Oleg Petrasiuk/Reuters/達志影像

對遠赴異鄉參戰的中國雇傭兵來說，戰場的險惡並不是他們需要面對的全部困境，語言不通、資訊

不暢、隊內的霸凌以及社交層面的隔絕，都加劇了當下的艱困。 戰場上的一切似乎都罩在一層模糊

的濾鏡下，就連死亡的訊息也看不真切。

從克里米亞一路向北，經過赫爾松、梅利托波爾，擋住前進道路的是第聶伯河。 它發源於俄羅斯瓦

爾代南部沼澤，把烏克蘭和基輔一分為二，靠六座水電站提供烏克蘭6-7%的電力。 俄烏戰爭中，

第聶伯河戰役是南部戰場最激烈的戰鬥之一。

https://istories.media/en/stories/2023/10/24/into-the-pit/


乾元的連隊104空降師337團在第聶伯河南側，前方是半個月還沒打下來的據點，再往北是烏軍的地

盤。 2023年12月的一天，乾元和將近100名士兵發起了衝鋒。

到處是子彈和迫擊炮射出的聲音。 乾元趴在壕溝里，開槍、換彈夾，像刻板行為一般重複動作。

這時，一輛掛滿手雷的手推車突然出現在距離他100多米的陡坡上，快速向下滑行，終點就是他們

近百名士兵藏身的壕溝。 當時所有士兵都專注在開槍、換彈，甚至沒空注意即將到來的危機。

突然，一輛吉普車徑直撞向手推車，引爆了手雷，吉普車在爆炸中旋轉、翻滾數圈，最終落地。

在吉普車中身亡的男人代號也叫「吉普」，平時和乾元關係不錯。 他20多歲，有一張蒙古人的面

孔，是西伯利亞一個貧窮家庭的獨生子。 那天吉普的任務是把乾元和他的隊友們送到前線。

後來乾元才意識到：「他一個人換了我們那一溝壕人的命。 」

直到幾個月後，吉普的死才出現在播報中。 那時乾元的連隊佔領了第聶伯河南岸，營地也遷到河

邊。 新營地里有對講機，晚上會用俄語播報，乾元只能聽懂個大概：「今天我們發起了衝鋒，死了

多少人，受傷多少人，但是我們把什麼據點佔領了。 」

他對播報和死亡早已麻痹了。

「我們抱著槍睡覺。 子彈是上膛的，保險有關閉。 隨時發生意外，立馬打開保險開槍射擊。 」

乾元說，前線的死亡有一套程序式的處理法：如果很長一段時間內死了兩三個，開車過去，把屍體

裝到車上，拉回俄羅斯境內；如果死的人太多了，就放棄處理屍體。 但無論死的人數多少，都不舉

辦悼念儀式。 司機是專門的，士兵們只負責屍體裝車的過程。 乾元一次都沒裝過車。

死亡是中國雇傭兵圈子避不開的話題。 2023年11月29日，網名「錢龍皇帝」的重慶青年趙睿在扎

波羅熱州的戰役中被烏軍無人機炸死，他是俄烏戰爭以來首個被媒體報導陣亡的中國籍俄羅斯士

兵；2024年8月1日，中國雇傭兵劉傑和劉洪偉也在前線雙雙陣亡，有報導稱他們僅訓練一個月就被

送上前線。 紅色馬卡龍和另一位雇傭兵博主「典獄長」在直播連麥中談論到劉傑和劉洪偉的死，

「投彈機給他虐殺了，兩個FPV（無人機）給他報銷了，大家都看著呢，跟直播似的。 」在直播切

條視頻的評論區，網友們則報菜名似的詢問其他雇傭兵的存亡：「李建偉還在嗎？ 」「馬卡龍怎麼

了？」。 據BBC Russian Service 報導，截至2023年12月底，至少有 254 名在俄羅斯軍隊服役的

外國人死亡。

在乾元、紅色馬卡龍以及其他赴俄參戰博主的抖音評論區，粉絲們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博主是否還

活著，以及還能活多久。 2024年6月前後，紅色馬卡龍連續一周沒更新動態，粉絲們便奔走相告他

已經去世，還煞有介事地聲稱在TikTok上看到他被槍斃的視頻。 過生日那天，紅色馬卡龍發了條抖

音，粉絲對他的祝福是：祝你永遠不死。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971291/%E5%8D%B3%E6%99%82-%E4%B8%AD%E5%9C%8B-%E9%87%8D%E6%85%B6%E7%94%B7%E8%B6%99%E7%9D%BF%E5%8F%83%E5%8A%A0%E4%BF%84%E8%BB%8D%E8%A2%AB%E6%B4%BE%E5%88%B0%E5%89%8D%E7%B7%9A-%E6%88%90%E9%A6%96%E5%90%8D%E4%BF%84%E7%83%8F%E6%88%B0%E5%A0%B4%E9%99%A3%E4%BA%A1%E4%B8%AD%E5%9C%8B%E7%B1%8D%E5%A3%AB%E5%85%B5
https://v.douyin.com/iAhBm9jg/
https://www.bbc.com/russian/articles/c0kyzvlxz5no


戰爭多少年才能結束？ 50年？ 100年？

「回不去」的傳言出現了。 在中國雇傭兵的telegram群組裡，有人說，「小朱」合同到期了，待

在醫院，走不了。

「小朱」說的是朱仁彪。 2023年6月起，他開始在抖音更新自己在俄羅斯的參軍vlog，有1.5萬粉

絲。 直升機、子彈、迷彩服和紅菜湯的混剪，配上勵志背景音樂，可以獲得幾百到幾千點讚。 他

曾在7月5日的視頻中展示自己參軍的合同，合同開始的日期是2023年6月11日，如今早已超過一年

的服役期。 蓋在合同上面的是一個臂章，中間是銀白色的骷髏頭，外面一圈用英俄雙語寫著「瓦格

納」。

抖音上也出現「俄羅斯軍隊合同到期回不來」 的消息。 在赴俄參戰博主的視頻評論區，不少粉絲

帶著戲謔的口吻詢問他們是否能夠回國。 中國雇傭兵博主「典獄長」發了兩條視頻，內容是雲南老

採訪中途，乾元突然談起自己的家人。 「我很想他們，」他有點哽咽，停頓

很久，「如果能儘快回國，我想好好陪他們幾年。 」



鄉向他語音求助說：平時俄羅斯人可以休假，但是中國人卻不能；俄羅斯人合同到期就可以退伍，

但是中國人解除合同的文件會被扣押。

乾元也經歷了不能休假的情況。 2024年5月，同部隊的俄羅斯人都休假了，只有乾元留在空空蕩蕩

的宿舍。 他找指揮官說自己想要假期，得到的答覆是他沒有假期，因為他是外籍。

不能退伍的事也發生在乾元身上。 6月中旬，他被叫到餐廳參與全員大會。 會議結束后，滿頭白髮

的政委把乾元單獨留下，要走了他的手機，在翻譯軟體里輸入：這裡沒有一個人要走。 乾元問他，

你的意思是合同到期不能離開？ 政委說，是的。

後來有次他去辦材料，政委突然問：你要不要加入俄羅斯國籍？

「說白了就是打不死就往死裡打，直到戰死為止。」乾元說，「徹底沒有人權了。 我們從沒放棄過

中國國籍，但他們想把我們留在俄羅斯或烏克蘭的黑土地上。 」

在一個中國雇傭兵的telegram群組中，有人控訴「要麼死，要麼戰爭結束」、「不給吃和不給錢，

還不給休假」。 也有人提到自己翻了一遍合同，稱合同只寫明瞭其是固定期限，且不解除合同會變

成無限期，沒有任何有關合同延續的表述。

端傳媒難以核實這一情況的普遍性，但我們接觸到的中國雇傭兵中，已有三人聲稱自己合同期滿無

法回國。

這或是因為2022年9月普京頒布的部分動員令。 其中規定：現役軍人簽訂的合約繼續生效，直到部

分軍事動員結束。 在這個動員令下，解除兵役的理由只有年齡達到服兵役年齡限制、健康原因或被

法院判處監禁。

同年10月28日，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向普京報告說：「動員措施」（徵兵運動）已經結

束，但總統令仍然有效，必要時可以恢復大規模動員措施。 這之後，俄羅斯本土亦發生多起抗議、

請願，抗議政府不允許士兵從烏克蘭返回家園。

「法律都是老闆定的。」中國雇傭兵telegram群中有人總結道。

2024年11月8日，烏克蘭哈爾科夫，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攻擊期間，居民站在遭到俄羅斯空襲的公寓大樓旁。 攝：Vitalii Hnidyi/Reuters/達志影像

據《華爾街日報》，截止10月已有約100萬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傷亡。 而雙方都在持續擴招兵力。

有美國官員表示，俄羅斯每月招募25000至30000名新士兵。 2024年6月，普京將在烏克蘭服役的

新兵的簽約獎金增加到40萬盧布——相當於3萬人民幣，是原先的二倍。 有學者估計，俄羅斯今年

在俄烏戰爭上投入1900億美元，占其GDP的10%。 2024年3月，俄羅斯軍隊記者帕維爾·庫庫什金

（Pavel Kukushkin）在他的telegram頻道發佈了一段視頻，內容是一個中國雇傭兵用翻譯器和俄

https://arc.net/l/quote/gzkaacya
https://fortune.com/2024/10/06/russia-economy-outlook-ukraine-war-budget-deficit-military-spending-sanctions/
https://www.newsweek.com/chinese-mercenaries-russia-ukraine-war-1876765


羅斯戰友交談。 一位俄羅斯軍人在視頻中表示：十五人旅的中國部隊正在壯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不斷抵達。

回看乾元簽合同的那一刻，動員令已經頒布快一年了，但他對這些影響自身命運的信息卻並不知

情。 現場的翻譯人員也沒提及自動續約的事。 後來乾元把合同拍下來，用手機軟體翻譯，也沒有

找到與續約相關的任何條款。 他匆匆忙忙簽了字，領了一份徵兵處的蕎麥飯，坐上大巴，下午就到

了軍營，成了一名雇傭兵。

在一些求助無法回國的視頻評論區，有人建議這群中國雇傭兵尋求大使館的説明。 「中國如果要去

救援——當然它如果要的話是可以的。 那它願不願意為了這些人跟俄國去做一些交換？ 」新加坡

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質疑，「甚至我可以想到，中國官方做出一個切割對自己可能更有

利。 」

這群中國雇傭兵幾乎無法獲得任何支援，連發聲管道也很稀少。 在抖音上，他們的視頻時常被刪

除，賬號也總是被封禁。 一個網名叫「李大富」、有3.1萬粉絲的赴俄參戰博主至少被封了四個

號。 有些人會在視頻上打上「影視道具」的標識，或是在文案標註「拍戲現場」，或許是為了規避

風險。 但顯示為烏克蘭的ip屬地，還是會將他們出賣。

由於時常被封號，又接不到廣告，他們帳號的商業化價值近乎為零，是粉絲的讚美和崇拜組成自我

實現的養料，讓他們堅持更新視頻。 當李大富出現在200多人的粉絲群中，人們便爭先恐後與他搭

話：「你們那現在幾點？ 」「你能和毛妹（「毛子」是中國人對俄羅斯人的歧視性稱呼，「毛妹」

指俄羅斯女性）整嗎？ 」「殺了幾個敵人？」 他們叫他「富哥」、「李老闆」，讓他「苟著

點」、「注意安全」，還有人詢問如何前往俄羅斯當兵。

他們的粉絲大多是一群喜歡討論政治、歷史和軍事的愛國男性。 在李大富的粉絲群裡，除了「大富

今天發新視頻了」和「某某雇傭兵博主還活著嗎」兩大日常話題外，有關中東局勢、國共內戰、文

革十年、中俄領土糾紛的討論時常發生。

看熱鬧的路人則或多或少夾雜了一些打量和戲謔。 網名為「定河道人」的孫汭琦，網傳他臨陣逃

脫，向中國大使館求助回國。 在他發的戰場回憶錄視頻下方，充斥著網友們對他的嘲諷：首戰用

我，用我必逃！

中國雇傭兵中也有人成功退役回國。 2023年底，來自重慶的趙睿在新普羅科皮夫卡陣亡，被鳳凰

衛視報導後，俄羅斯軍隊的中國雇傭兵這一群體也被大眾所知。 和他一同前往俄羅斯的朋友周志

強，也像乾元一樣加入了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但已經順利回到國內。

據乾元說，這是因為周志強被無人機炸傷了腿，無法繼續作戰。 他說，有人通過打傷自己來尋求退

役。 「那是俄羅斯人把咱們中國人逼成這樣。 咱們不這樣的話就得打到戰爭結束，那戰爭多少年

才能結束？ 50年？ 80年？ 100年？ 」

但正如這場戰爭中很多信息的模糊不清一樣，中國雇傭兵對符合什麼條件才能離開戰場並沒有準確

答案，乾元想到了求助媒體。 在拒絕採訪請求兩個月後，他主動聯繫我們，講起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這篇報導是以視頻形式發在抖音上，可以把我的原話轉達一下嗎？」 採訪中途，乾元突然

談起自己的家人。 「我很想他們，」他有點哽咽，停頓很久，「如果能儘快回國，我想好好陪他們

幾年。 」

https://arc.net/l/quote/gzkaacya
https://fortune.com/2024/10/06/russia-economy-outlook-ukraine-war-budget-deficit-military-spending-sanctions/
https://www.newsweek.com/chinese-mercenaries-russia-ukraine-war-1876765


到頭來還是得放羊

「我八個月沒和家裡人聯繫了。」乾元說。 在俄軍軍營，作為外籍士兵的他，手機被限制使用，只

能打電話，不能上網，宿舍常常沒有網路信號。 乾元每次接受採訪，都要跑到距離軍營兩三公里的

地方。

他是甘肅人，出自農民家庭，十幾歲時家裡搬到市區。 初中畢業后，乾元去酒吧上夜班，後來輾轉

成都、上海、福建、北京，什麼活都幹。

他說自己經常遇到黑中介。 有次他應聘一份聲稱有七險兩金的押運化學藥品的工作，工頭說要給他

們免費辦保險，收走了所有人的身份證。 然後乾元坐上大巴，一路從江蘇坐到杭州，不得不做起這

份零保險、時薪17塊的工作，還因為沒有身份證無法離開。

後來他去消防隊上班。 每天訓練很苦很累，枯燥乏味，工資只有一線城市消防員的一半。 他想要

更多的錢，選擇了辭職。 有次刷到了抖音上俄軍徵兵的視頻，他和朋友說想去賺錢，連說了幾次，

朋友慫恿他付諸行動。 腦子一熱，他就來了莫斯科。

「來了之後發現，那個（消防隊的工作）好幸福啊。 起碼不用玩命你知道嗎？ 」

乾元說，2024年9月，隊里有個俄羅斯士兵服役滿一年、但並沒有獲得退役的許可，於是槍殺兩個

舍友逃跑了。 乾元和幾個士兵接到任務，負責把他抓回來。

在追捕過程中，他們遇到了空襲。 乾元雙腿被子母彈炸傷，全身多處感染、疼痛，腳踝等傷情較重

的地方開始潰爛流膿。 有網友和他說，炸彈附著了化學物質，他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軍營里的醫

院他已經去了五次，每次打兩針抗生素和止痛劑，只起到緩解病症的作用。 他被留在軍營里，時不

時被叫去參加一些修理建築的工作。

直到2024年11月，他坐上了那輛當初把他送到烏克蘭的卡車、回到俄羅斯治病，據他所說，回家的

日子也確定下來了。

賣命一年，他賺了270萬盧布（合20萬人民幣），但治病需要自費，回家的路費也要自己承擔。 乾

元來俄羅斯當兵的初衷是賺錢買一套老家的房子，但他不知扣除了醫藥費和路費后，這個目標是否

還能實現。

好消息是，他用戰友幫忙在市區淘到的小米手機和弟弟在支付寶上取得了聯繫。 家裡人沒關注他的

抖音，不知道他受傷的事。 「我弟傳遞我爸的原話，說我老大不小也能結婚了，（家裡）那套房子

是留給我的，哈哈哈。」

一些赴俄參軍博主成功回國后，都藉著當兵期間的流量繼續做自媒體。 乾元說自己對此沒有興趣。

他爸爸是金礦工人，一個月有三四天在家。 媽媽做酒店保潔。 爺爺奶奶養著一百多頭羊，媽媽隔

三差五回去幫忙。 乾元說回家之後，也得幫家裡人幹活。 「沒上學之前我爸就告訴我，不好好學



習就放羊，我現在學（初中）也上了，雖然學歷不高，國外也跑了，」他說，「到頭來還是得放

羊。 」

（本文出現的人名均為網路化名。 ）

（感謝龔玨對本文的貢獻。 ）


